「漢光二十二演習」的旁觀 李安復  2006 08
今年「漢光二十二號演習」在宜蘭利澤簡海灘舉行，軍方動員的人數、武器的規模和投入的資源，堪稱歷年之最。主要目的在檢驗三軍聯合作戰的訓練成果與緊急應變的戰備能力，國防部為讓受邀參觀人士感受戰場震撼感，除了依循往例搭建參觀台之外，這次特別不同的是將看台上的遮陽棚取下，讓校閱者直接感受火力展示，所帶來的現場聲光震撼效果，從這點的觀察，就可體會出策劃單位的用心細膩，當然隱藏背後的是演習單位的壓力以及國軍弟兄的預演辛勞。
筆者的資訊多來自媒體和一般民眾的反映，基於過去曾經走過這段路，於是停下腳步回首來時路，感觸良多，似乎告訴自己應該勇敢地走出「柏拉圖的洞穴寓言」中的視覺感受，不要讓我們只看見感官世界被化約及扭曲的拙劣影子，而是要闊步迎向洞外的陽光世界。因此，透過網頁留下一點自己的心情筆記。

首先，從參觀台的設計做為切入點
這次軍方為了讓參觀者有親臨戰場的感覺，極盡所能地把演習的場域，濃縮在宜蘭利澤簡海灘視野之內，這是難度很高的構思，因為處理上稍有不慎，就會誤導戰場的真實性，以致偏離現代戰爭應有的特質。

今不論是經國號戰機掛載天劍一型飛彈、F-16戰機掛載小牛飛彈與GBU-10雷射導引炸彈、幻象2000戰機掛載的魚叉飛彈以及未來將採購的AIM-120中程空對空飛彈；錦江級艦加裝的雄風二型飛彈、濟陽級艦加裝的標準一型飛彈、海鷗飛彈快艇發射雄風一型飛彈、岸置雄風二型飛彈、陸上配置的天劍一型飛彈；眼鏡蛇攻擊直升機發射響尾蛇飛彈或地獄火雷射導引飛彈、地對空的愛國者二型飛彈、麻雀飛彈、天弓二型飛彈、鷹式飛彈、檞樹飛彈、復仇者飛彈、反裝甲拖式二A型飛彈等武器，充分展示了打擊精度由「準確」已提高到「精確」地步，也說明了戰場空間已經從平面推向立體，甚至擴大延伸到多維的領域，敵我交戰雙方早已脫離接觸戰而轉向非接觸戰的方式邁進，顯現戰場的高節奏和高流動性，不容我們視而不見，任何戰鬥體只要固定不動，就意味著坐以待斃，那是非常危險的舉措。
利澤簡海灘參觀台的設計，就好像將思維又拉回到過去古典傳統戰爭之中，認為載具、戰鬥人員和兵器的接觸是不能避免的，統帥只要站在交戰線後方，選擇一定距離以外的制高點上，觀察戰場形勢變化，發號施令指揮作戰。今天的戰場如果仍然堅持沿用舊思維邏輯來呈現，就會格外顯得突兀，難怪媒體朋友把「火力展示」當作「煙火show」來報導，也就不無道理了。
那麼你一定會問，究竟如何安排現場的參觀者，能夠迅速地理解與感受演習動態呢?這正是考驗國軍領導菁英的智慧了。筆者自知以「非專業」觀點論述是無法窺其全貌的，不過，在此願意提出「解放空間與時間的思考模式」做為起始點，希望能夠收到一點拋磚引玉的作用。
想想看現今數位科技的進步，使得過去認為不可能的想法變成可能，諸如:我們有了「光纖電纜」可以傳遞光的脈衝，構成資訊傳輸的高速公路；借用「電視網絡」電視台的主控室，可透過電腦整合現場直播和預留節目訊號，連續不斷播出；連結「網際網絡」這個電腦網絡，透過路由器(router)判別資訊傳送路徑，即時地將訊息傳給他人；利用「通訊衛星」可以同步接收和轉播從地面傳送的微波訊號，且在四分之一秒內，將地球一端發射出的訊號轉撥到另一端；隨著「視訊連結」的研發，已將聲音和影像電話清晰的傳送，哪怕是千里之遙，只要拿起手機就能面對面聊天，如果再加裝「語音辨識」、或「虹膜掃描」系統在兩秒鐘就完成比對，成功地辨識對方身分。以上的敘述主要強調一件事實，就是人類思維有了嶄新的演進，尤其是「空間邏輯」已從局部空間進入到達無遠弗屆層次；「時間邏輯」已從單線性邏輯思考轉變為跳躍性邏輯思考了。
認清了現代戰爭特性與思考邏輯之後，接下來我想借用「二○○六年世界盃足球賽」衛星轉播作業，引導出參觀台設計的新概念。我們都知道遠在德國足球場的場景，是透過電視台主控室進行衛星實況轉播，然後真實地呈現在我們家中電視螢幕上，導播時而將鏡頭拉到高點，鳥瞰整個球場觀眾喧嘩加油的畫面；時而將鏡頭聚焦到選手盤球細膩的腳上功夫；時而跨越洲際障礙，將歐陸與南美觀眾的異樣表情，同時出現在電視畫面上，這都屬於空間思維的展現，把高度、縱深、廣度透過視訊做完美的詮釋；另外，你也會發現導播時而將精采的畫面做「暫停」的控制，或將有爭議的裁決，即時「倒帶」、「慢放」、「快轉」來檢視原先的真實景象，甚至運用符號或圖像繪製，來預測球隊雙方的攻防戰術，這就是一種將過去、現在、未來的時間做多元且跳躍性的重現。
以民間電視台的能耐，就可以將空間、時間邏輯整合的如此精采，更何況是擁有豐厚資源的政府機構呢?如果前項的邏輯思考可以接受的話，那就請把參觀台放入圓山指揮所或在作戰區指揮所之內，透過「聯戰指揮系統」實際測試「多重通資網路」以及「博勝案」對敵電子戰偵蒐、防護與反制功能，並動員徵用電視台SNG實況轉播，不僅可將所要的影像、音效、聲光、符號做出完整呈現，並可透過影視連接與第一線官兵弟兄，直接面對面對話，使得統帥的校閱、慰問、士氣鼓舞既真實又親切感，你以為如何?
其次，針對演習想定與戰爭導因的關連性加以討論
    據報導漢光二十二演習由下列文字描述，揭開了演習的序幕:

「二○○六年五月，共軍完成對台軍事鬥爭準備；六月下旬，中共宣布台灣南北兩端海域為禁航區；七月十四日，我總統宣佈進入戰爭緊急狀態，三軍部隊立刻完成戰備；七月二十日凌晨六點，我雷情顯示共軍在台海北方集結準備犯台! 明確研判共軍正朝向蘭陽平原進犯，隨即國軍展開國土防衛作戰」。
    這樣的想定誘導，似乎有意迴避國際現實與國內政情的發展。試想共軍兩個月以來的軍事動態，美國都在狀況外不知情嗎?北京會在甚麼情況下，有發動武力犯台可能呢?又將會採取甚麼方式進行呢?這類問題參謀本部在兵棋台上推演，不知道反覆印證了多少變，答案永遠是「充滿不確定性」，原因很簡單，因為假設終究還是人設定的，說「科學也不會太科學」的作業思考，太逼真的狀況會嚇倒自己；太偏離的狀況會絆倒自己，往往都是把它丟入時間洪流中，讓那塊模糊不清的部份慢慢地沖掉，謎底自然就揭曉了，或者上簽呈給膽子大的長官去定奪吧。
    台灣在東亞地緣戰略上，正處於攸關中國「龍出大海」或「龍困淺灘」的關鍵樞紐，也常被美國當作牽制中國的一顆棋子在操控。華府在亞洲的戰略目標，基本上在於防止任何一個國家主宰此一地區。當然，不會允許中共，衝擊美國長期在亞太地區，扮演權力均勢者腳色的利益。不過美國也明白「與中共為敵」並不符合他的國家利益，所以美國希望中國安定民主，希望中國不要破壞亞洲的力量平衡，並且遵守諸如貿易和武器擴散之類的規則。因此，美國雖不明白地採取圍堵中國及孤立中國的政策，但執行的卻是「既交往又圍堵」，或公開講「交往」，暗地做「圍堵」的準備。如果台灣想要打破美國「維持台海現狀」戰略構想，意圖製造中美的衝突，那簡直是天方夜譚的事。
    就中共目前對台的戰略發展策略而言，很明顯地有兩個重要方向:一是「兼併」就是積極圖謀侵吞台灣；一是「羈縻」就是只要求台灣的行為，不要侵犯到北京的重要價值和國家目標，就任由台灣在一定範圍內享有自由。前者，會受到來至美國因素的介入，難度較高不易達成，如果蠻橫硬幹的話，可能需要付出較高的代價，反而得不償失，實非明智之舉；後者，北京可從外交孤立、經濟依存、文化交流等途徑著手，把時間放遠一點，也是可以達成預期的目標。
    至於台灣正好夾在兩大國中間，有若出現在兩艘航空母艦旁邊一條小舢舨，彼此實力相差過於懸殊，航行所激起的波濤，足以構成我們的威脅。因此，策略選項上只有兩種:一是「抗衡」，就是不接受北京優勢支配地位，而以提升國力或尋求聯盟美、日，獲取有限度或間接的外援，來抗拒中共所傳來的壓力；一是「扈從」，就是單方面地限制本身的行為，避免和中國大陸的核心利益衝突，從而調整本身的外交、國防和經濟政策，保持與北京之間的和緩關係。
    前者，是使中國大陸不能侵犯台灣的利益；後者，則是減少中國大陸侵犯台灣利益的動機。不過，台灣的政治菁英比較關切的是政治層面的問題，因為一旦兩岸統一，現今既得利益者就喪失了統治地位，屆時充其量只能在北京的領導階層中，扮演點綴和象徵團結的角色。這也就說明了，為甚麼長期以來，台灣的統治菁英反對統一合併的原委；也找到了為甚麼造成兩岸衝突，一直不穩定或難以調和的主要因素；更揭曉了為甚麼會造成「政治僵局，難以突破；經貿交流，難以阻擋」的矛盾景象。
    回想國民黨執政時期，採取「戰略模糊，戰術清晰」的交流策略，並意圖從對話與談判過程，建構中、長期的互動架構。可是當政黨輪替後，民進黨政府認為戰略模糊無法換取北京的善意，改行「戰略清晰」、「割喉對抗」、「一邊一國」、「公投」等策略相繼出招，如今「正名制憲」的動向，已不再只是選舉語言，極可能觸及「維持台海現狀」的紅線，兩岸這樣發展下去，背後如果沒有美國的力挺，顯然就是一種戰略冒險，不能等閒視之。
    今天我們需要深思幾個問題:你相信二○○八年北京舉辦奧運前，是台灣正名制憲，建構法理台獨的最佳時機嗎?一旦引發兩岸發生衝突，肯定美國會出兵協防台灣嗎?如果北京已有打一場「反獨戰爭」的決心，民進黨政府所領導的國防體系，是否已做好面對「台獨聖戰」的準備呢?面對的是一個不確定的未來，有誰能回答這個問題!
    十五世紀至十六世紀初，思想家馬基維利在《君王論》大作裡，強調政治是不講道德、誠信的，並直接地指出奪權與維護政權，可以「為達目的不擇手段」。這就是台灣政治菁英們普遍追求權力的典範，也是台灣人民跨越民主自由過程中的隱憂。因為政客們沒有心情探究執政過程中以及最後的成效，是否為人民所接受?或者關心人民今天的生活是否比昨天過得更好些?這類問題根本不是他們考慮的重點，唯有權力的擁有與資源的分配，才是最為關切的核心議題。

    在這種「工具理性」盛行的政治氛圍裡，其實軍人很難擺脫「軍事是政治的工具」陰影，政客一直操控住將軍們的作為，致使軍隊國家化或行政中立，只不過是一種表象和口號而已。演習主辦高層是否在指導演習想定過程裡，感受到些許的無奈呢?建議軍事決策階層，請你們詳細逐條鑽研修訂一套完整的「國防法」，藉以穩住你的立場，保守你的榮譽，使你感受到為這塊土地與人民犧牲奉獻是值得的。否則，未來這場兩岸危機或衝突的輸贏成敗，不客氣的說，你絕對不是英雄!這是「現實」絕對不是「宿命」!筆者自認學養不足，簡短的文字難以道盡事情的梗概，願留下大片空白尚請諸君各自表述了。
最後，從演習科目的背後、正面角度看計畫與變化
    兩岸衝突的焦點是在國家主權之爭，大陸堅持「一個中國」與台灣積極「去中國化」，雙方一時找不到解決方案的均衡點，反而使得彼此的鬥爭日益全面化。中共這些年來，在外交方面，操作「經美制台」策略，限縮我國際外援；在新一波區域自由貿易整合（東協加三）的浪潮下，台灣也逐漸被邊緣化，封殺我生存空間；在對台經濟策略方面，利用各種優惠方案，獎勵台商投資，吸取我高科技產業，促使我經濟依存度嚴重向大陸傾斜；在政治方面，運用媒體批判，族群分裂、政黨對決、統獨爭議、經濟犯罪等，擴大社會的分歧，深化國家認同危機。這種局面既使政府有完整的「應變處理機制」，假設從戰爭準備的深層思考裡，國防部多年努力苦心經營的戰場，極有可能成了一塊「英雄無用武之地」。
    國軍長久以來，在戰力整體規劃上，區分十年的建軍構想、五年的兵力整建和一年的作戰計畫，其目的在於有效地支持國軍現階段，台、澎防衛作戰戰略構想，達成「有效嚇阻、防衛固守」作戰效能。可是軍事武力建構目前尚不能自主，重要武器裝備需仰賴國外獲得，建案期程也因預算延宕常被擱置，這種現象往往會造成「計畫趕不上變化」情事發生。
    從火力展示、「聯合防空」與「聯合截擊」演習科目裡，顯示「有效嚇阻」的能力相當薄弱，尤其是反潛能力（潛艦、P-3C反潛機）不足，想要提高預警時間、擴大作戰縱深，突破海上封鎖，以目前的能力評估，還是需要依附在美軍有限的協防條件上。難怪中共對我高層所提出的「建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」、「檢討兩岸軍備政策」、「形成海峽行為準則」的主張，沒有正面的回應。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明年的國防預算額度，從GDP（國內生產毛額）2.5%提升到2.85%，多出了四百多億預算可用。據了解除了潛艦等三項軍購，追加預算編列的六十二億外，軍方高層將優先增購包括AIM-120中程空對空飛彈和空射型魚叉飛彈，另納入六十六架F-16C/D戰機採購案，這的確是件令人振奮的消息，希望早日能夠加入國軍戰鬥序列。

    自從九五和九六年飛彈危機後，讓我們認識到在大陸東南地區，所部署的DF-15和DF-11型（也就是M-9和M-11號）飛彈，所帶來的威脅，它足以癱瘓台灣本島的主要軍事防禦設施，包括八處空軍基地、五處海港、五個雷達中心，以及位於山區，作為本島南北骨幹的兩處通信情報中心、中山科學院、山峽的飛彈生產中心、台中的航空生產中心，以及著落在台北、台南和高雄的幾處聯勤單位。將使國軍多年來建軍的成果，轉瞬之間遭受重創，這種物資的破壞和心理的衝擊，比出兵登陸佔領台灣，所要付出的成本來的低。

    對於「防衛固守」的驗證，演練反滲透、反空降、反機降、反恐制變等科目是有意義的，不過筆者認為若能將「聯合泊攻擊地」取消，改為「反突擊」操演會比較來的貼切些。因為「聯合泊地攻擊」似乎是一場鬧劇，看到的是舊有的作戰思想堅持者，加給當前決策階層的壓力，讓他們有些不敢或不能擺脫的沉重，當然在這種場合也看到軍火販子（騙子）晃動的身影，這齣戲碼請不要再演下去了，它實在夠了!當務之急似應將現有可動用的資源，好好投入快速反應部隊的精實、提高旅屬機動裝備的妥善率、傳統與先進武器系統的強化、整合上面。
    前項敘述突然喚起了筆者當年軍中服役的往事，在那段時間裡，曾接觸過兩位作戰區長官，一位曾任職戰爭學院院長，被屬下們阿諛他為「小毛奇」；另一位曾任職陸軍學院院長，被周圍人奉承他為「智多星」，兩人都是當時陸軍的佼佼者，為國家所重用的「將才」。可是前者在任期間，從未頒布過作戰區的作戰計畫；而後者把重點卻投入到成立「匪情資料展示館」的層面，甚為惋惜，因為他們都沒有找到戰場在哪裡。換言之，他們的不作為與濫作為，都是權力的傲慢與資訊的貧乏所致。寫到此，我們可以明顯地體認到一件事，就是演習僅屬於偏向真實的一種假設，唯有戒慎、真誠的心情來面對建軍備戰，始能擺脫虛幻不實的捆綁。我們樂見國軍日益精實壯大，期盼全民國防的理念早日實現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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